
一 阴渠和它那使人料想不到之处 

    冉阿让就处于巴黎的下水道中。 

    这是巴黎和大海的又一相似之处。就象在大泽里一样，潜水员也能在下水道里失踪。 

    这种转移是出奇的。就在市中心，冉阿让就离开了城市；刹那间，在揭开盖子又关上的 

工夫，他就从大白天进入绝对的黑暗，从中午到了半夜，从喧嚣达到绝静，从雷电般的漩涡 

中到了死气沉沉的坟墓里，比波隆梭街的变化转折更不可思议的，是从极端的危境到了绝对 

的安全地带。 

    突然掉入地窖，在巴黎的地牢里消失，离开到处是死亡的街道来到这能活命的坟墓，这 

真是一个奇特的时刻。他一时感到头昏眼花，于是倾耳谛听，痴呆失常。这个救命的陷阱忽 

然在他下面打开。仁慈的上苍就象使他上了当似的。这是上天安排的可爱的埋伏！ 

    但是受伤者毫不动弹，冉阿让不知他带进阴沟的是活人还是死人。 

    他最初的感觉是失明。他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感到在一分钟工夫里他耳也聋了，什 

么也听不见了。激烈的残杀的怒吼在他上面只有几尺远，但由于有厚厚的土地隔绝，传到他 

所在处，我们曾提起过，就变得微弱不清，好象地深处的声响似的。他只要感到脚下踏实， 

这就够了。他伸出一条手臂，接着又伸出另一条，在两边都接触到了墙，发现巷道很窄；他 

脚下滑了一下，发现石板很湿。他谨慎地跨出了一步，怕有洞、小井或深坑什么的。他发现 

石板路向前伸展着。一股恶臭提醒他自己在什么地方。 

    不久以后，他已不瞎了。从他滑落下来的通风洞那儿射进了少许光线，他的视觉已经适 

应这地窖。他开始能辨别出一些东西。他藏身的地下巷道——没有别的字眼比这更能说明这 

一情况了——后面有墙堵着。这是一条死胡同，术语称之为分支管。在他前面，有另一堵 

墙，是一堵黑夜的墙。通风洞射进的光线在冉阿让身前十步或十二步即消失，仅能在几米长 

的阴沟湿墙上产生一点暗淡的白色，再远一点就一团漆黑了；钻到里面去似乎很可怕，进去 

就象被吞没一样。但人仍能闯进这堵浓雾似的墙，也必须这样做，甚至还得赶紧做。冉阿让 

想起他在铺路石下面发现的铁栅栏，也很可能被士兵们发现，一切都让偶然来安排，他们也 

可能走下这陷阱并搜查它。此刻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他已把马吕斯放在地上，现在又把他 

拾起来，“拾起来”这个词用得很恰当，他把他背到背上并向前走，坚决进入黑暗。 

    事实上他俩并非象冉阿让所想的那样已经得救。另一种危险，也不见得小，在等待着他 

们。在迅如闪电的斗争之后来到了到处是陷阱和腐烂气息的地窖，在混乱后来到了粪坑。冉 

阿让从地狱的一个圈子掉进了另一个圈子。 

    他走了五十步后就不得不停下来，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条巷道通到另一条横管道。两条 

路在面前出现了。选择哪一条呢？他该向左还是向右？在漆黑的迷宫中如何定向呢？这座迷 

宫，我们已经指出过，有一条引线，这就是它的坡度，随着斜坡，就走向河流。 

    冉阿让立刻心中有了数。 

    他想他大概是在菜市场的阴沟中，因此，如果他选左路顺坡而下，一刻钟后他就可到达 

交易所桥和新桥之间，塞纳河的一处出口，这也等于说在大白天出现在巴黎人口最稠密的地 

方。他可能会走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群集的十字路口。行人该多么惊愕地看到两个鲜血淋淋 

的人在他们脚下从地下走出来。警察会突然来到，附近就有着武装的保安警察。他们还没出 

洞口就会被捕。所以还不如钻进这座曲折的迷宫，信任这黑暗，至于以后的出路只有听天由 

命了。 

    他走上坡路，向右拐。 

    当他转过了巷角以后，远处通气洞的光线就消失了，黑幕又在他前面落下，使他再次失 

明。但他仍继续前进，尽力快走。马吕斯的双臂围着他的脖子，双足在他后面挂着。他用一 

只手抓住这双手臂，另一只手摸索着墙。马吕斯的面颊靠着他的面颊并贴在上面，而且在流 

血。他感到一股来自马吕斯的微温的水流在他身上淌着，浸透了他的衣服，但挨在他耳旁的 

受伤者的嘴里仍有一股湿润的热气，这说明他仍有呼吸，因此还有生命。此刻冉阿让走的通 

道比第一条要宽些。冉阿让困难地走着。昨夜的雨水尚未淌尽，在沟槽中间形成一道小激 

流。他必须靠着墙走，以免双足泡在水里。他这样摸黑前进，就好象黑夜中人在看不见的地 

方摸索，结果迷失在地下黑暗的脉管里。 



    可是，慢慢地，也许远处通气洞透进了一点浮动着的光亮到这浓雾中来了，也许他的目 

光已习惯这种黑暗，他又有了一点模糊的视觉，他开始模糊地意识到，有时他碰到的是墙， 

有时他正走过拱顶，瞳孔在夜间扩大了，结果在那里找到了光亮，同样灵魂在灾祸中膨胀 

了，终于找到了上帝。 

    要辨别方向是不容易的。 

    可以这样说，阴渠的线路反映了与它重叠着的街道的线路。当时巴黎有两千两百条街 

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地下那黑黢黢的支管如林的所谓的阴渠。当时已建成的阴渠，如各段 

相接，就有十一法里长。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目前的路网，多亏最后三十年特殊的辛劳， 

已不少于六十法里了。 

    冉阿让一开始就搞错了，他以为他在圣德尼街下面，然而很不幸他并不在那儿。在圣德 

尼街下面有一条路易十三时期的石砌老沟，它直通被称作大渠的总渠，它只有一个拐角，在 

右方；在旧圣迹区下面，它只有一条支管，圣马尔丹沟，它的四臂成十字形。小化子窝斜巷 

的沟管的进口挨近科林斯小酒店，但从没和圣德尼街的地下管接通；它通到蒙马特尔沟管， 

这就是冉阿让所在之处。在这里迷路的机会太多了，蒙马特尔阴渠是古老管网中最复杂的迷 

宫之一。幸而冉阿让已走过了菜市场的阴渠，这条阴渠的平面图呈现出无数杂乱的鹦鹉栖架 

似的岔道，但在他面前的困难还不止一次，街道（这确实是街道）的拐角也不止一个，在黑 

暗中象一个问号似的出现着：第一，在他左方，是石膏窑街大阴渠，这个伤脑筋的东西，它 

乱七八糟的支管成T字和Z字形，从邮政大厦地下和麦市圆亭下一直到塞纳河，以Y字形结 

束；第二，在他右方，是钟面街的弯曲巷道和它三条岔道，都是死胡同；第三，在他左边， 

是玛依街的分支，几乎在进口处就象一个长柄叉，弯弯曲曲地伸展到卢浮宫下面排污水的地 

下室，有许多分支伸向四面八方；最后，在右边，是绝食人街下面的死胡同，在没到达总沟 

之前，这儿那儿还有些没计算在内的小隐蔽处；总沟是唯一可以引导他到一个较远因而也比 

较保险的出口去的。 

    如果冉阿让对我们在这儿所指出的这一切有点概念，他只要摸摸沟墙，就很快明白他不 

在圣德尼街的地下沟渠中。他会感到手下摸到的不是打磨出来的老石块，不是那种即使在阴 

沟里也是高贵而堂皇的古式建筑，地基是花岗石和肥石灰浆砌的，其造价是八百利弗一脱阿 

斯；他会感到摸到的是现代的廉价货，经济的节省的措施，碎磨石拌水凝砂浆，下面有一层 

混凝土，造价是二百法郎一米，资产阶级的泥水工程称它为“碎石货”。但冉阿让对此却一 

无所知。 

    他心情焦急，但镇静地向前走去，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靠运气，换句话说靠 

上天保佑。 

    渐渐地，可以说有种恐惧侵袭了他。包围他的黑暗进入了他的心灵。他在谜中走。这个 

污水沟渠实在太可怕，它的交叉使人晕眩。在这黑暗的巴黎里被擒是凄惨的事。冉阿让必须 

找到，也就是在盲目地探索他的路线。在这陌生地区，他每冒险走一步都可能成为他的最后 

一步。他怎样走出这里呢？他是否能找到一条出路？他是否能及时找到？这个有石头孔穴的 

庞大的地下海绵能让人钻进又穿出去吗？在黑暗中是否会碰到什么意想不到的疙瘩？是否会 

走到错综复杂无法跨越的地方？马吕斯是否会因流血过多而他也因饥饿而同归于尽？难道他 

俩最后要在这里迷路并在这黑夜的角落里留下两具尸骨？他一无所知。他自问但又无法自 

答。巴黎的肠道是个深渊。就象预言家一样，他是在魔鬼的肚子里①。     

    他忽然遇到了一件使他吃惊的事。在最意料不到的时刻，他不停地向前直走，但发现他 

已不在上坡，小河的水在冲击他的脚跟，而不是迎着脚尖泻来。阴渠在下降。这是为什么？ 

他是否突然会到达塞纳河？这一危险很大，但后退的危险则更大。于是他就继续前进了。 

    他完全不是向塞纳河走去。巴黎在河右岸有一处是驴背形的地势，两边都是斜坡，其中 

一边的污水泻入塞纳河，另一边流入总渠。分开两股水的驴背形斜坡的顶端是一条流向变化 

不定的线路，最高的分水岭，是过了米歇尔伯爵街，在圣阿瓦沟渠中；靠近林荫大道，在卢 

浮宫沟渠中；在菜市场附近，在蒙马特尔沟渠中。冉阿让就是到了这个分水岭的最高峰。他 

  ①古代认为先知住在魔鬼的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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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总渠，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他一点也不知道。 

    每遇到一个分支管，他就去摸拐角，如果发觉出口比他所在的巷道狭些，他就不进去， 

就继续原来的路线。他认为窄路通向死胡同，只能使他离开目标，也就是离开出路。他判断 

得很正确。他就这样避开了黑暗向他伸出的、我们已列举过的四个迷宫给他设下的四个陷阱。 

    有一阵他觉得他在下面已躲开了因暴动而造成的惊慌的巴黎，那里的街垒使交通断绝， 

他已回到了活跃正常的巴黎的下面。他忽然听到头上有雷鸣样的响声，距离很远，但连续不 

断，这原来是车辆的滚动声。 

    他大致走了半点钟光景，至少这是他自己的估计，他还没有想到要休息一下，只换了一 

下抓住马吕斯的手。黑暗显得更加幽深，但这一幽深使他安心。 

    忽然间他在身前看见自己的影子。它被一种微弱得几乎看不清的红光衬托出来，这一微 

光使他脚下的路和头上的拱顶呈现出模糊的紫红色，并在他左右巷道的粘糊糊的墙上移动。 

他惊愕地回头一望。 

    在他后面，在他刚经过的沟巷中，他觉得离他很远的地方，一点可怕的星光划破了沉重 

的黑暗，好象在注视着他。 

    这是保安警察的阴暗的星光在阴渠中升起了。 

    在这星光后面有八到十个黑影，笔直、模糊、骇人地在乱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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